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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目
前
香
港
政
治
環
境
被
形
容
為
進

入﹁
後
佔
中﹂
時
期
，
各
方
都
在
反

思
，
有
理
性
分
析
認
為
，
其
實﹁
非

法
佔
中﹂
這
類
事
件
遲
早
有
一
次
，

只
是
早
來
還
是
遲
來
。
以
往
中
央
對

特
區
政
府
官
員
和
港
人
抱
着﹁
你
懂
的﹂
之
心
態
，
相

信
港
人﹁
自
動
波﹂
地
根
據
基
本
法
在
香
港
落
實﹁
一

國
兩
制﹂
的
，
沒
想
到
有
部
分
官
員
、
議
員
、
市
民
都

是﹁
我
不
懂
的﹂
。﹁
非
法
佔
中﹂
七
十
多
天
反
映

出
，
在
香
港
社
會
不
是
所
有
人
的
真
正
認
同
、
接
受
、

承
認
中
央
對
香
港
的
政
治
發
展
具
有
主
導
權
和
決
定

權
。
如
今
中
央
決
定
打
開
天
窗
說
亮
話
，﹁
朦
朧
美﹂

用
在
談
情
說
愛
好
了
，
現
實
生
活
中
還
是
清
晰
些
好
，

認
清
現
實
才
懂
得
如
何
走
下
去
。

中
央
官
員
認
為
要
對
港
人
正
確
理
解
認
識
香
港
基
本

法
和﹁
一
國
兩
制﹂
進
行
再
啟
蒙
教
育
，
認
同
這
是
必

需
的
，
今
次
許
多
走
出
來
示
威
的
學
生
腦
內
就
是
只
有

所
謂
的﹁
國
際
標
準﹂
，
沒
有﹁
一
國
兩
制﹂
。
有
時

看
到﹁
城
市
論
壇﹂
上
發
問
的
中
學
生
都
已
經
是
沒
有

﹁
一
國
兩
制﹂
概
念
。

但
啟
蒙
教
育
方
式
不
要
搬
內
地
一
套
，
也
不
要
像
過

往
港
式
的
宣
傳
方
法
，
找
歌
星
藝
人
唱
兩
首
歌
，
搞
搞

問
答
比
賽
，
畫
畫
比
賽
那
麼
表
面
化
就
算
，
是
要
對
香

港
的
教
育
界
法
律
界
再
啟
蒙
，
是
應
該
規
定
這
些
界
別

的
專
業
人
士
要
了
解
基
本
法
和﹁
一
國
兩
制﹂
，
否
則
你
沒
有

資
格
做
這
行
業
。
因
為
是
工
作
上
會
涉
及
，
否
則
被
人
問
起
，

你
自
己
也
說
不
清
。
了
解
是
必
須
的
，
你
支
持
認
同
與
否
是
後

話
，
否
則
雙
方
連
溝
通
討
論
都
做
不
到
。

正
如
立
法
會
議
員
田
北
辰
講
，
政
府
要
讓
學
生
趁
中
學
時
期

多
了
解
︽
基
本
法
︾
，
唔
應
該
因
為
擔
心
被
指﹁
洗
腦﹂
而
實

施﹁
鴕
鳥
政
策﹂
。
看
學
生
參
與
不
顧
他
人
利
益
非
法
佔
路
行

動
，
爭
取
憲
法
上
冇
可
能
達
到
嘅
訴
求
，
擔
心
有
強
烈
反
法

治
、
反
政
府
意
識
滋
長
，
將
違
法
行
為﹁
正
義
化﹂
，
相
反
理

性
討
論
就
被
邊
緣
化
。

認
識
了
解
問
題
何
解
演
繹
成﹁
洗
腦﹂
？
就
是
有
愛
講
歪
理

的
人
心
虛
，
先
將
其
妖
魔
化
，
爭
取
其
他
人
認
同
。
其
實
也
不

必
擔
心
如
今
年
輕
人
被﹁
洗
腦﹂
這
回
事
，
有
腦
者
何
須
怕
被

﹁
洗
腦﹂
？
社
會
風
氣
，
傳
媒
潮
流
風
氣
，
才
是
影
響
最
嚴

重
，
學
校
有
沒
有
教
他
們
如
何
賺
快
錢
炒iPhone

？
但
炒
的
學

生
不
少
。
你
認
為
內
地
受
教
育
的
人
已
被﹁
洗
腦﹂
？
就
有
不

少
來
自
內
地
的
學
生
參
與
過
街
上
示
威
，
不
少
中
學
、
大
學
生

在
內
地
受
教
育
來
到
香
港
後
一
樣
沒
有
愛
國
熱
情
的
。
在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裡
，
很
難
要
求
人
們
有
很
好
的
道
德
水
平
，
奉
獻
國

家
的
高
尚
情
操
，
但
求
講
求
禮
貌
、
理
性
，
憑
良
知
做
事
已
經

很
好
了
。
除
了
對
認
識
香
港
基
本
法
和﹁
一
國
兩
制﹂
進
行
再

啟
蒙
教
育
，
香
港
年
輕
人
的
價
值
觀
都
要
重
建
，
樹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應
從
人
的
最
起
碼
的
禮
貌
尊
重
做
起
，
大
學
生
受
社
會

栽
培
，
對
社
會
有
責
任
的
話
，
對
學
校
有
尊
重
的
話
，
不
會
升

國
旗
、
唱
國
歌
時
做
出
撐
雨
傘
或
背
住
國
旗
這
種
事
情
。

不
單
香
港
，
中
國
內
地
年
輕
人
的
價
值
觀
都
一
樣
要
重
建
，

目
前
兩
地
許
多
年
輕
人
都
自
我
中
心
，
甚
至
自
私
功
利
，
少
講

精
神
上
追
求
。
講
句
不
好
聽
的
話
，
見
到
開
口
埋
口
講
自
我
、

人
權
的
人
通
常
也
自
私
。
反
而
感
覺
台
灣
年
輕
人
好
一
點
，
他

們
對
精
神
上
追
求
多
些
。
做
人
不
應
光
是
不
擇
手
段
追
求
個
人

想
要
的
東
西
，
個
人
的
理
想
而
已
，
還
需
要
顧
及
別
人
感
受
。

然
而
年
輕
人
的
國
家
觀
念
要
建
立
起
來
首
要
從
個
人
做
起
。

了解問題為何演繹成「洗腦」

我
是
懶
鬼
，
並
且
為
此
有
一
整
套
說
辭
。
形
成
了

完
整
的﹁
懶
鬼
理
論
體
系﹂
。
下
面
就
概
括
一
點
說

說
。記

得
第
一
次
到
歐
洲
旅
行
時
，
最
鮮
明
的
體
驗
是

到
處
都
能
看
到
休
閒
的
人
群
，
像
本
雅
明
說
的
那
種

﹁
都
市
閒
逛
者﹂
。
絕
大
多
數
歐
洲
人
的
臉
上
都
寫
着

﹁
慵
懶﹂
兩
個
字
。
無
論
在
巴
黎
還
是
在
羅
馬
，
尤
其
是

阿
姆
斯
特
丹
，
隨
處
可
見
人
們
徐
徐
地
行
走
、
緩
緩
地
打

哈
欠
、
慢
慢
地
伸
懶
腰
。
甚
至
乾
脆
躺
在
放
眼
皆
是
的
草

地
上
，
頭
下
枕
本
書
。

當
時
我
就
想
，
相
對
於
中
國
人﹁
日
新
月
異﹂
的
快
節

奏
生
活
，
那
些
懶
懶
的
大
鼻
子
才
叫﹁
詩
意
地
棲
居﹂
。

莫
名
其
妙
地
喜
歡﹁
棲
居﹂
這
個
詞
，
這
個
詞
讓
我
溫

暖
。你

想
想
，
對
於
地
球
而
言
，
人
只
是
短
暫
的
過
客
。
那

麼
在
這
個
有
限
的
地
球
時
光
，
人
類
需
要
靠
一
種
物
化
的

形
態
來
維
繫
他
們
脆
弱
的
根
基
。
海
德
格
爾
曾
在
他
的
大

量
作
品
中
描
述
了
人
對
於
自
己﹁
暫
住
於
大
地﹂
的
永
久

性
的
不
安
。

因
此
，
人
們
為
自
己
尋
找
理
想
的
棲
居
處
所
，
便
成
為

重
要
的
生
活
內
容
。
在
吾
國
，
則
幾
乎
成
了
終
生
的
追
求

目
標
。
至
於﹁
詩
意
的
棲
居﹂
，
顯
得
離
我
們
遙
遠
了
點
。

我
們
擁
有
並
不
輕
鬆
的
過
去
，
像
貧
嘴
張
大
民
家
那
樣
在
狹
小
的

空
間
裡
幾
代
同
堂
的﹁
幸
福
生
活﹂
，
還
不
太
遙
遠
。
那
時
，
能
讓

幾
代
人
隔
離
開
的
房
屋
結
構
，
恐
怕
就
是
最
理
想
的
棲
居
結
構
了
。

棲
居
讓
人
想
起
鳥
，﹁
棲﹂
字
偏
旁
屬
木
，
就
是﹁
鳥
兒
住
在
樹

上﹂
的
意
思
。
其
實
人
類
最
初
也
和
鳥
兒
一
樣
住
在
樹
上
的
，
范
文

瀾
之
類
的
歷
史
學
家
告
訴
我
們
，
也
許
是
一
場
大
火
把
人
類
趕
下
了

高
高
的
樹
幹
，
從
此
猿
變
成
了
人
。

猿
變
成
人
之
後
，
開
始
注
意
住
的
問
題
。
起
先
偷
懶
住
現
成
的
山

洞
，
後
來
開
窯
洞
。
平
原
沒
洞
可
開
，
只
得
搭
棚
子
，
搭
着
搭
着
，

就
成
了
形
。
北
方
的
胡
人
沒
那
麼
大
耐
心
，
氈
房
和
蒙
古
包
成
為
他

們
流
動
的
棲
居
之
所
。
他
們
追
隨
着
白
雲
和
羊
群
，
在
一
切
水
草
豐

沛
的
地
方
居
住
下
來
。

而
自
有
居
住
的
概
念
以
來
，
人
類
相
互
之
間
的
差
異
就
越
發
拉
得

大
了
，
故
而
才
有
一
千
二
百
多
年
前
，
杜
甫
捶
胸
頓
足
的﹁
安
得
廣

廈
千
萬
間
，
大
庇
天
下
寒
士
俱
歡
顏﹂
那
樣
的
千
古
一
問
。
詩
人
他

老
人
家
求
親
告
友
，
在
成
都
浣
花
溪
畔
好
不
容
易
蓋
起
一
座
茅
屋
，

不
料
到
了
八
月
，
一
場
大
風
破
了
新
房
，
豪
雨
趁
虛
而
入
，
想
起
和

他
命
運
相
似
的﹁
天
下
寒
士﹂
，
老
詩
人
怎
不
忿
忿
然
。

這
樣
的
忿
忿
然
幾
乎
貫
穿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整
個
歷
史
。

現
在
是
和
平
年
代
，
憤
怒
自
然
是
不
必
了
，
解
決
衣
食
住
行
靠
的

是
自
己
的
勞
動
。
儘
管
在
計
劃
經
濟
年
代
，
這
幾
個
問
題
都
解
決
得

不
好
，
但
市
場
經
濟
這
趟
末
班
車
還
是
給
我
們
趕
上
了
。

現
在
，
我
們
不
僅
需
要﹁
棲
居﹂
，
而
且
需
要﹁
詩
意
地
棲

居﹂
。

這
幾
年
房
地
產
紅
火
，
樓
盤
名
稱
已
經
在
悄
悄
地
翻
新
，
最
初
只

是
乾
巴
巴
的﹁
高
樓﹂
、﹁
大
廈﹂
，
後
來
演
變
成
了﹁
花
園﹂
、

﹁
廣
場﹂
，
眼
下
又
加
進﹁
智
能﹂
、﹁
e
時
代﹂
等
新
玩
意
兒
。

說
實
話
，
有
許
多
廣
告
也
屬﹁
不
實
之
詞﹂
，
但
畢
竟
房
地
產
開

發
商
們
摸
清
了
人
們
的
心
思
，
知
道﹁
棲
居﹂
並
不
僅
僅
是
住
在
房

子
裡
，
而
應
該
還
有
更
多
的
內
容
。
小
到
花
花
草
草
，
大
到
通
信
網

絡
，
都
並
非
可
有
可
無
。

懶
鬼
就
是
不
把
時
尚
和
潮
流
當
回
事
的
人
，
或
者
說
他
們
就
是
創

造
時
尚
和
潮
流
的
人
。
只
是
他
們
往
往
用
沒
有
功
利
色
彩
的
手
段
行

事
，
讓
人
覺
得
不
可
琢
磨
。

懶
鬼
崇
尚
簡
約
，
甚
至
簡
單
。
從
吃
到
穿
到
住
到
行
，
但
簡
單
決

不
是
馬
虎
，
懶
鬼
認
真
起
來
會
要
命
的
。

所
以
任
何
人
都
別
想
用
一
個
框
子
把
懶
鬼
裝
進
去
。

懶
鬼
衡
量
居
住
條
件
的
標
尺
，
不
再
是﹁
面
積
、
朝
向﹂
等
等
，

而
是﹁
人
均
舒
適
度
、
便
捷
度
、
先
進
度﹂
，
歸
納
起
來
就
是
一

條
︱
︱﹁
詩
意
度﹂
。

也
許
，
下
一
季
的
流
行
語
是
：
我
驕
傲
，
我
是
懶
鬼
。
因
此
我
永

遠
高
呼
：
懶
鬼
萬
歲
！

懶鬼萬歲！

由
奧
斯
卡
影
后
妮
歌
．
潔
曼
主
演
的
︽
摩
納
哥

王
妃
︾
雖
然
被
選
為
今
年
康
城
影
展
開
幕
片
，
但

在
正
式
放
映
前
就
惹
來
摩
納
哥
王
室
的
不
滿
和
抵

制
，
發
表
聲
明
稱﹁
皇
室
家
族
不
想
和
這
部
毫
無

事
實
依
據
的
影
片
牽
扯
上
任
何
關
係
，
並
對
影
片

為
了
純
粹
的
商
業
目
的
而
歪
曲
歷
史
的
行
為
表
示
遺

憾﹂
。

這
是
例
牌
公
事
，
年
前
電
影
︽
戴
安
娜
︾
放
映
前
，

英
王
室
也
有
類
似﹁
遺
憾﹂
。
傳
記
電
影
不
是
史
實
紀

錄
片
，
為
了
加
強
戲
劇
效
果
，
難
免
有
創
作
成
分
，
有

些
日
常
細
節
也
沒
完
全
證
實
，
拍
電
影
者
和
看
電
影
者

往
往
只
看
重
情
節
鋪
排
是
否
流
暢
，
能
否
感
動
人
。

誠
如
女
主
角
妮
歌
．
潔
曼
接
受
訪
問
時
說
，
就
把
它

當
作﹁
愛
的
故
事﹂
來
看
。
看
罷
電
影
，
確
是
一
個
愛

的
故
事
，
只
是
這
段
愛
不
如
想
像
中
美
好
，
當
中
流
露

了
一
點
負
面
情
緒
，
也
加
插
了
緊
張
的
政
治
元
素
。
但

作
為
王
妃
，
她
的
角
色
無
法
完
全
迴
避
政
治
。

從
電
影
首
幕
就
能
看
出
端
倪
：
婚
後
六
年
的
雷
尼
爾

三
世
忙
於
國
事
，
冷
落
了
嬌
妻
，
她
猶
如
關
在
籠
中
的

鳥
，
同
時
面
對
宮
廷
內
鬥
、
嚴
厲
的
禮
儀
規
範
，
臉
上
呈
現
疲
憊

和
鬱
鬱
寡
歡
，
這
一
點
給
專
門
來
請
她
出
山
拍
片
的
名
導
演
希
治

閣
看
在
眼
裡
，
而
她
也
躍
躍
欲
試
。

荷
里
活
當
然
歡
迎
她
回
來
，
但
國
家
正
面
臨
危
機
，
法
國
戴
高

樂
總
統
要
摩
納
哥
向
國
民
徵
稅
還
債
，
否
則
經
濟
制
裁
或
軍
事
封

鎖
。
忙
得
焦
頭
爛
耳
的
雷
尼
爾
面
對
妻
子
的
復
出
慾
望
，
自
然
不

高
興
。
夫
婦
衝
突
，
以
致
王
妃
一
度
想
離
異
。

但
在
神
父
的
開
導
和
責
任
的
驅
使
下
，
在
國
、
家
和
荷
里
活
之

間
，
她
選
擇
了
前
者
，
並
積
極
參
與
紅
十
字
會
等
慈
善
工
作
，
以

主
席
身
份
到
巴
黎
開
舞
會
，
以
愛
的
剖
白
爭
取
人
心
，
也
為
其
婚

姻
危
機
作
了
公
開
背
書
。

同
樣
以
真
實
事
件
為
賣
點
的
︽
鐵
達
尼
號
︾
銷
售
的
也
是
愛
的

故
事
。
電
影
只
是
想
把
童
話
主
角
還
原
到
人
間
，
無
論
婚
禮
如
何

華
麗
，
現
實
中
的
愛
不
會
沒
有
瑕
疵
，
漫
長
的
婚
姻
生
活
總
有
低

潮
期
，
正
如
片
中
神
父
所
說
，
幸
福
是
在
苦
難
之
後
到
來
的
。

在
去
留
之
間
經
歷
爭
吵
、
苦
惱
、
徘
徊
，
她
最
終
選
擇
了
責

任
。﹁
愛
可
令
人
放
下
一
切
爭
端﹂
是
本
片
主
旨
，
法
國
導
演
顯

然
美
化
了
嘉
麗
絲
．
姬
莉
及
其
愛
的
力
量
，
彷
彿
國
家
危
機
就
靠

王
妃
的
美
和
愛
輕
易
化
解
了
。

愛的故事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遊
日
本
，
不
一
定
例
牌
吃
香
港
平
日
也
吃
得
到

的
壽
司
或
拉
麵
，
飲
食
主
題
，
除
了
轉
移
到
海
膽

和
北
海
道
毛
蟹
，
最
熱
門
還
是
松
阪
神
戶
的
牛
柳

和
喜
之
次
魚
吧
；
這
牛
這
魚
，
也
跟
上
述
海
產
同

樣
身
嬌
肉
貴
，
但
是
食
肆
主
管
會
告
訴
你
，
在
今

日
，
再
貴
也
不
貴
，
比
前
便
宜
多
了
，
他
總
是
為
閣
下

錢
包
慶
幸
，
特
別
清
一
清
喉
嚨
，
用
感
性
的
高
分
貝
的

聲
音
強
調
說
：﹁
二
十
年
前
是
這
個
價
錢
，
二
十
年
後

還
是
這
個
價
錢
，
整
整
二
十
年
沒
加
過
價
呀
！﹂
聽
他

這
麼
說
，
不
吃
太
對
不
起
自
己
了
，
你
還
不
動
心
？
還

不
食
指
大
動
？

嚐
過
海
膽
毛
蟹
，
主
菜
總
離
不
了
牛
扒
牛
柳
，
再
平

嘛
，
都
是
神
價
，
神
戶
牛
柳
二
百
克
九
千
日
圓
，
松
阪

牛
扒
二
百
克
則
是
一
萬
二
千
日
圓
，
換
言
之
，
麻
雀
牌

一
小
片
，
已
經
消
費
港
幣
百
多
二
百
元
，
不
過
那
種
與

靚
牛
親
吻
的
奇
妙
感
覺
，
許
多
人
都
認
為
物
有
所
值
，

吃
到
飄
飄
然
，
那
剎
那
，
誰
會
想
到
這
頭
嫩
滑
美
牛
，

滿
足
閣
下
口
腹
之
樂
，
是
由
牠
犧
牲
美
麗
生
命
獻
身
而

來
。聞

風
而
來
的
嗜
牛
食
客
固
然
不
少
，
可
是
也
有
日
本

老
居
民
還
是
放
心
不
下
，
撇
不
掉
地
震
的
輻
射
疑
雲
，

相
對
之
下
，
遠
方
遊
客
便
有
拚
死
吃
河
豚
的
精
神
。

河
豚
身
價
更
高
，
七
十
克
已
六
千
日
圓
。

至
於
有
日
本
紅
寶
石
魚
王
之
稱
同
樣
珍
貴
的
深
海
喜
之
次
魚
，

頭
大
無
肉
，
已
佔
魚
身
三
分
之
一
，
若
論
斤
両
，
身
價
也
跟
松
阪

神
牛
相
去
不
遠
，
因
為
是
魚
，
肉
質
口
感
自
然
沒
牛
踏
實
，
不
吃

牛
肉
的
，
還
是
以
牠
為
上
選
，
可
是
也
真
見
面
不
如
聞
名
，
形
狀

近
似
東
星
斑
，
下
箸
入
口
，
反
而
教
人
懷
念
東
星
，
或
者
更
加
甜

滑
的
鷹
鯧
，
而
且
喜
之
次
魚
見
光
即
死
，
如
何
保
鮮
都
脫
不
了
雪

味
，
比
起
鷹
鯧
，
喜
之
次
魚
畢
竟
是﹁
次
魚﹂
，
真
的
，
如
果
我

們
的
宣
傳
工
夫
做
得
好
，
傳
到
東
洋
，
鷹
鯧
更
應
奪
魁
。
大
概
身

價
之
高
，
高
在
物
以
稀
為
貴
，
可
見
稀
有
的
東
西
不
一
定
好
到
不

得
了
，
上
了
八
十
分
，
自
然
便
給
人
吹
到
一
百
分
，
吃
一
次
喜
之

次
魚
，
總
算
花
點
學
費
，
上
過
一
課
。
是
的
，
一
次
夠
了
。

魚味不如牛味好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連
續
兩
晚
住
和
式
溫
泉
旅
館
、
連
續
兩
晚
食
松

葉
蟹
大
餐
，
有
點
膩
。

其
實
，
最
初
規
劃
行
程
，
原
想
分
隔
投
宿
和
式

旅
館
與
商
務
酒
店
，
重
餐
與
輕
食
相
間
，
但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
二
十
三
、
二
十
四
此
三
天
是
日
本
三

連
休
假
期
，
商
務
酒
店
早
給
本
地
人
訂
滿
，
奈
何
！

心
血
來
潮
，
網
上
查
到
經
常
入
住
的
商
務
酒
店
在
福

知
山
的
分
店
，
今
晚
竟
然
有
空
房
，
立
即
訂
下
，
還
急

急
打
電
話
取
消
在
久
美
濱
溫
泉
旅
館
的
訂
房
，
於
上
午

周
遊
丹
後
半
島
完
畢
，
下
午
就
起
程
到
福
知
山
，
遊
福

知
山
城
、
御
靈
神
社
…
…

福
知
山
城
的
前
身
是﹁
橫
山
城﹂
，
是
當
時
在
地
豪

族
橫
山
先
生
的
陣
地
。
平
定
丹
波
後
的
明
智
光
秀
，
聚

集
當
時
的
城
郭
建
築
的
精
粹
，
重
建
修
改
成
為﹁
福
知

山
城﹂
。
在﹁
福
知
山
城﹂
上
，
有
三
層
四
樓
的
天
守

閣
和
廣
大
的
二
之
丸
外
城
等
多
數
的
建
築
物
。
天
守
閣

由
於
明
治
年
間
的
廢
城
法
令
而
被
拆
除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再
被
重
建
成
鄉
土
資
料
館
，
公
開
了
與
城
池
、
福
知

山
有
關
的
從
古
至
今
的
歷
史
資
料
。
在
公
園
一
角
有
福

知
山
市
佐
藤
太
清
紀
念
美
術
館
，
展
示
以
日
本
畫
巨
匠

﹁
故
佐
藤
太
清﹂
大
畫
家
的
作
品
。

福
知
山
城
下
來
，
走
了
好
一
段
路
，
才
找
到
廁
身
市
中
心
的

﹁
御
靈
神
社﹂
。
創
建
於
一
七○

五
年
的﹁
御
靈
神
社﹂
，
至
今

已
有
三
百
年
以
上
的
歷
史
，
除
了
祭
祀
御
靈
大
神
外
，
還
有
福
知

山
城
的
城
主
明
智
光
秀
。
旁
邊
是
御
靈
公
園
，
一
群
日
本
小
孩
子

正
在
踢
足
球
，
玩
得
開
心
，
也
懶
理
不
停
拍
攝
他
們
動
態
的
遊

人
。福

知
山
乃
是
趟
旅
程
的
主
要
火
車
交
通
轉
換
站
，
忽
然
勾
留
半

天
一
夜
，
順
遊
景
點
，
實
最
佳
安
排
。

離
開
福
知
山
，
終
於
來
到
大
阪
市
。
記
得
第
一
次
遊
大
阪
，
已

是
近
二
十
年
前
了
，
其
後
無
數
次
到
關
西
，
都
只
作
為
踏
腳
板
、

交
通
轉
換
站
，
向
西
走
、
向
北
走
、
向
南
走
、
向
東
走
，
就
是
沒

有
待
在
大
阪
市
的
心
思
。
今
次
特
別
安
排
逗
留
兩
天
，
一
為
見
見

日
本
朋
友
，
也
為
看
看
大
阪
的
新
建
設
。

忽然福知山

琴台
客聚
胡 野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我愛吃老玉米。有一次，和親戚到南部山區遊
玩，下午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我和一姐姐提議去附
近轉轉，一同帶上表弟。遠處山巒起伏，植被青
翠，給人以遼闊之感，近處有散落的農戶，錯落有
致。從一養豬場裡出來，我們意外地發現一處玉米
地，一陣大喜，成熟而飽滿的玉米散發出撩人心房
的氣息，不禁惹起我們的饞蟲，頓時徒生念頭：偷
幾個玉米回去烤着吃。
環顧四周，周圍一片荒野，野草有半個人那麼
高，一片死寂。我們鑽進玉米地深處，準備偷玉
米，那玉米好像擁有什麼法力，老老實實的長在殼
裡，掰起來要費很大力氣，我們兩個笨手笨腳的，
扭來扭去，才掰下一個玉米。這裡種的是晚玉米，
即收完麥子後種的，但果實很飽滿、碩大。
忙活好大一陣子，我們才掰了七八個，胳膊被
玉米葉拉得微微發疼。第一次見到玉米長在地裡，
表弟剝開後，竟然啃了起來，我忍不住笑成一團。
拖着夕陽的餘暉，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穿過玉米
地，來到公路上，這才鬆了口氣。回去後，沒等給
大人交代完，便迫不及待地在爐子上烤玉米吃，隨
烤隨吃，玉米有些老，澄黃澄黃的，很合我的胃
口，唇齒間瀰漫着甜絲絲的味道。表弟不停地問：
「這玉米和肯德基的怎麼不一樣啊？」我回答說：
「這是原汁原味的。」大人問我們從哪裡偷得棒
子，我和姐姐閉口不語，而表弟卻一本正經地糾正
道：「是玉米，不是棒子！」我趕忙給他解釋。
玉米有好幾個別名：棒子、玉蜀黍、大蜀黎、
苞米、苞榖、玉麥、六榖、蘆黎、珍珠米等，我們
老家的人愛叫「棒子」。記得周作人在書中寫過：
「北方雜糧以玉米為主，玉米粉稱為棒子麵，亦稱

雜和麵。因為俗稱玉米為棒子，故得此名。」
玉米原產於墨西哥，後來帶到中國，關於玉米
的文字最早見載於1511年刊印的《潁州志》，潁
州位於安徽北部。李時珍在《本草綱目》有詳細記
載：「其苗葉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
四尺。六七月開花成穗如秕麥狀。苗心別出一苞，
如棕魚形，苞上出白鬚垂垂。久則苞拆子出，顆顆
攢簇，子亦大如子，黃白色，可煠炒食之，炒拆白
花，如炒拆糯榖之狀。」
玉米是最賤的穀物，產量高、易管理，生命力

頑強，困難時期，玉米是人們的救命糧，半塊玉米
餅子、一個玉米窩頭、哪怕是一截烤玉米、一把玉
米粒，也能充飢解餓，不知救活了多少苟延殘喘的
生命。
玉米的賤，成就了他的高貴。他的內美，是一

雙漂亮眼睛透視不出來的，他只顯現在那些樸實勞
作的人心間。那種美，從來不加粉飾，是粗糲的、
奔放的，如山河歲月一般高遠；在他們面前，任何
抒情都是冒失的，任何纏綿都是突兀的；他們是一
群素心人，不喧嘩，不會拐彎抹角，也不隨波逐
流，安分守己地守着廣袤的土地：與風雨擁抱，與
鳥兒呢喃，與星月私語，與大地同眠。
他們多麼像母親。哺育一群兒女，默默地付出
着，只會給予，不知索取。是的，他們本身也是母
親……代表着歸宿。玉米是村莊的代言人，是農
戶的家徽，秋天農戶的庭院裡，都掛着一串串金燦
燦的玉米，堪比黃金的分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作家劉亮程的家中的房間裡掛着一幅《玉米》，是
新疆大地上長出的粗壯的玉米。與其說這代表着鄉
愁，不如說表達對土地的敬畏感和感恩心。

他在書中曾經寫道，「有時我也會鑽進誰家的
玉米地，蹲上半天再出來。到了秋天會有一兩株玉
米，鶴立雞群般聳在一片平庸的玉米地中。這是我
的業績，我為這戶人家增收了幾斤玉米。哪天我去
這家借東西，碰巧趕上午飯，我會毫不客氣地接過
女主人端來的一碗粥和一塊玉米餅子。」在農人心
中，玉米也通人性，和自己的兒女有着同等的地
位，是用汗水和心血澆灌而成的作品，「重量已不
是負荷，而是最忠誠的擔待。」
如果說玉米有情人，那一定是天上的月亮。月
色如水的夜晚，沒有人在玉米地裡約會，會是一種
浪費，在過去的年代。聽母親講過去的往事，當年
在生產隊裡幹活，有時候想偷個懶，便會躲到玉米
地裡去，任憑隊長怎麼呼喊，都不吭聲。有些時候
隊員從菜園子或果園子裡偷來一些果子，也會躲到
玉米地裡去吃，怕被人看到。天黑以後，玉米地成
了年輕人談情說愛的地方，要想找誰，去玉米地裡
一逮一個準。
夜晚的玉米地，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玉米和月
亮女神的你儂我儂，還能夠傾聽到大地古樸的心跳
聲音：一天的喧囂和塵土被夜幕這張大網慢慢濾
去，大地歸於寧靜，月色朦朦朧朧，晚風送來涼
意，心靈變得清爽，這個時候，若是跌進夢鄉，將
是多麼愜意的事情啊！即使在今天，夜晚的玉米地
也是一個浪漫的地方，只是人們已經失卻審美能
力，迷戀聲色犬馬的娛樂場所，弄丟對自然原始的
熱愛和親近的渴念。
現在，住在城裡的人們什麼時候想吃玉米，十
分便利，以玉米為原料加工或製作的食品超市裡應
有盡有，簡直挑花眼睛。我最愛玉米糊糊和爆玉米
花。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凍，喝一碗玉米糊糊，暖
胃暖心，整個身體也跟着熨帖起來。樓上住着一位
奶奶，她的老家在農村，每年深秋時節，老家的兒
子都會給她送來一些玉米和糧食。午休時間，我經

常聽到她在家中陽台上用竹簸箕篩玉米粒的聲音，
隔着門窗，那聲音依然千鈞有力，一鏟一鏟的，叩
擊在我的心房上。我覺得，奶奶篩玉米的姿勢會很
好看，像田間的玉米一樣美麗：她，飽受過風霜雨
雪，經歷過歲月洗禮，但精神矍鑠，不倒伏，不悲
觀，活得像一株玉米。
聽說我愛喝玉米糊糊，奶奶每年碾了新玉米

麵，都會送一些給我們。我們很不好意思，總會想
方設法回給她一些特產，老人有些生氣，說道：
「自家種的糧食，不值幾個錢，別和個事似的！」
聽得我耳目發熱，有種說不出的肺腑溫暖。比玉米
貴重的是那份類似大地的樸素情誼——農人的真
誠和樸實，叫人感動不已。
玉米做的爆米花，也特別好吃，玉米粒炸開

後，散發出濃郁的香氣，吸一口，甜絲絲的，爆爆
蓬蓬的玉米花，可愛極了，像詩句中所說的：「東
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谷卜年華。就鍋排下黃金
粟，轉手翻成白玉花。」大街上、影院裡售賣的各
種味道的爆米花，添加劑較多，遮蓋了玉米的原
味，我很懷念過去老式的「轉爐大炮」做的爆米
花。大炮發出隆隆的轟鳴聲，我和小夥伴們用雙手
堵着耳朵，站在一旁圍觀，「砰」的一聲震天巨
響，開爐的剎那，我們忍不住蹦跳起來，迫不及待
地伸出手來，等着大人分爆米花，那是童年裡最甜
美的零食。
玉米，大地上的黃金，也是人類永遠的財富，
我們唯有謙卑，唯有感恩。 （下）

大地上的黃金

百
家
廊

鍾

倩

匯
流
，
即
是
人
流
、
車
流
或
水
流
的
會

合
。
水
流
匯
合
的
地
方
，
由
於
水
的
互
相
沖

擊
，
所
以
水
流
會
特
別
湍
急
，
甚
至
形
成
漩

渦
暗
藏
危
機
。
人
流
匯
合
的
地
方
，
人
逼

人
，
如
果
各
不
相
讓
，
就
會
造
成
人
碰
人
的

現
象
，
如
果
有
心
情
不
好
的
粗
漢
子
碰
撞
，
一
言

不
合
有
時
會
大
打
出
手
。
車
流
匯
合
之
處
，
就
必

須
停
頓
等
候
前
車
通
過
，
如
果
不
等
候
，
就
會
發

生
車
子
擦
撞
，
不
過
由
於
車
速
不
快
，
所
以
只
會

造
成
車
子
刮
花
，
人
是
不
會
受
傷
的
。

以
前
車
子
不
多
的
時
候
，
過
海
隧
道
的
匯
合

處
，
汽
車
都
互
相
禮
讓
，
會
左
邊
一
輛
右
邊
一
輛

通
過
，
不
像
如
今
車
子
多
了
，
常
常
有
不
讓
的
情

況
出
現
，
亦
即
左
邊
第
二
部
車
會
緊
貼
第
一
輛
前

行
，
不
讓
右
邊
第
一
輛
先
過
，
所
以
，
有
時
看
到

小
心
駕
駛
的
人
就
會
讓
別
人
先
匯
合
而
行
，
但
如

果
禮
讓
幾
輛
的
話
，
自
己
後
面
的
車
子
就
會
按
捺
不
住
喇
叭

不
停
地
響
起
了
。

遇
到
馬
路
前
方
是
匯
合
處
的
話
，
車
子
便
阻
塞
而
必
須
慢

行
。
人
人
都
遵
守
規
則
一
車
接
一
車
的
話
，
通
行
通
常
不
會

太
久
，
但
遇
上
不
耐
煩
的
駕
駛
人
超
前
而
去
的
話
，
就
一
定

會
拖
慢
行
車
時
間
。
所
以
日
常
搭
公
車
時
，
最
怕
就
是
在
匯

合
處
前
看
到
不
停
地
有
私
家
車
或
貨
車
超
前
，
巴
士
就
停
頓

很
久
了
。

日
常
生
活
中
，
如
果
能
作
匯
流
後
分
流
的
話
，
很
多
時
候

會
節
省
不
少
時
間
，
比
如
去
自
動
提
款
機
提
款
，
面
前
有
幾

部
提
款
機
，
排
隊
的
人
很
多
。
如
果
能
先
匯
流
的
話
，
就
可

以
先
到
先
領
。
但
如
今
哪
有
人
會
採
取
匯
流
再
分
流
方
式
？

看
到
隊
伍
短
的
，
一
定
有
人
去
排
，
於
是
幾
部
提
款
機
分
成

幾
條
人
龍
。
如
果
不
幸
排
到
的
隊
伍
，
正
在
領
錢
的
人
不
但

領
錢
，
還
轉
帳
，
不
但
轉
帳
繳
費
，
更
轉
帳
到
朋
友
戶
口
，

一
個
人
使
用
的
時
間
，
就
有
五
六
個
人
的
長
，
那
就
眼
睜
睜

看
着
其
他
隊
伍
後
來
的
人
居
上
了
。
超
市
結
帳
不
也
是
一

樣
？
排
隊
排
到
慢
吞
吞
的
甚
或
問
東
問
西
的
消
費
者
那
條
，

就
只
能
自
嘆
運
氣
不
佳
了
。

匯
流
其
實
很
簡
單
，
在
幾
部
提
款
機
前
安
排
只
容
一
人
通

過
的
通
道
就
可
以
了
。
但
銀
行
和
超
市
會
做
嗎
？
那
可
是
使

用
者
的
時
間
而
已
啊
。

匯 流 隨想
國

興 國

■責任編輯：趙 僖 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

■

周
作
人
曾
在
書
中
寫

道
：
「
北
方
雜
糧
以
玉

米
為
主
，
玉
米
粉
稱
為

棒
子
麵
，
亦
稱
雜
和

麵
。
」


